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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彼岸飛花》	
	

  人間戰亂時期，冥府陰魂來去紛擾──地上一命嗚呼，地下一魂冤屈，哪裡

都不太平。	
	
  曼華摘起一朵艷紅色的花，那片片花瓣如向天空乞憐般委曲，卻只能靜靜在

彼岸盛放。忘川的水潺潺不歇，眾生的記憶載浮載沉，似乎永遠無法安息。	
	
  他凌空踏過水面時，看到一群人間士兵打辦的鬼魂，吵吵嚷嚷，不願接受冥

間幽幽長夜的天空。記憶被融進了忘川，卻還是不明所以地哭著喊著執著著，人

類啊，何以如此看不透三千世界？	
	
  路上不小心被擺渡的船家碰了一下，忘川的水花濺起，他皺眉閃身，還是不

小心被淋了半身濕──最要緊的是，被那些哭著喊著的記憶侵入腦海。任誰都不

會喜歡親身感受這些冤魂的痛苦，何況彼岸烽火連天的中原，正被異族踐踏，喋

血山河。	
	
  只是在那哀慟的大地上，有一個傲然不屈的身影，挺立於天地之間。他透過

那些不屬於自己的記憶看見，不免吃驚，人間中竟也有如此風景。那人對百姓的

憐憫，百姓對那人的眷戀，密密織出了時代交替的英雄悲歌。	
	
  曼華對身後亡魂的嘶吼充耳不聞，卻不自覺悠然神往了。回到對岸小茅屋，

把花用藥樁搗碎了，交給孟婆製湯，一直心神不寧。孟婆似乎沒注意到他的異狀，

只是將花的粉末加入忘川水，熬煮著世人又愛又恨的孟婆湯。奈何橋畔，總有鬼

魂想逃避這類似於刑罰的灌湯，但他們不明白，遺忘是孟婆所給予的深深祝福。	
	
  「那個穿白衣站在高處，傲然不屈指揮若定的，究竟是誰？」曼華沒有發現

自己已經問了出口。	
	
  「去看看不就知道了。」孟婆和藹可親的笑容一如既往，曼華愣了愣：「我

不能離開的。」	
	
  「只是一下子有什麼要緊？這花夠我煮一大桶孟婆湯，你可得閒上好幾天。

你千百年來守著這裡也不知道倦？」	
	
  忘川雖然從未驚濤拍岸，但那裡頭流動著眾生的千絲萬緒，竟然那麼蝕骨銘

心。他知道自己是再也放不下了。	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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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曼華踏向彼岸的腳步沒有一絲猶豫，因為沒有回頭，所以未能看見孟婆欲言

又止的神情，未能聽見地藏菩薩闔眼念佛的聲音。	
	
＊	
	
  曼華來到人間之初並沒有發現自己一身艷紅的裝束有多麼醒目。他非人非鬼

非神非魔，而是道行萬年的彼岸花妖，在人間行旅自是不費吹灰之力。透過跟草

木精怪的問路得到了那人的消息，日行萬里，一路踩著焦土走入蒙古人的地盤。	
	
  放眼所及盡是孽火無盡、民生凋敝，怪不得那些亡魂哭得哀慟喊得淒厲，原

來那個人是他們的希望是他們的英雄，是戰火中高潔不屈的掌燈人，點燃了長夜

之前唯一的堅毅忠貞。	
	
  在江蘇渡口聽到那個人的名字讓他微一頓足，然後得知那人被名為伯顏的將

領所擒，即將被押送入大京。「讓我也效犬馬之勞吧。為了我們大宋的文將軍。」

曼華如是說。	
	
  這顫巍巍的小船怎麼可能救得出抗元將軍文天祥？	
	
  但是當晚，曼華踏著怒濤帶走了被嚴密看守的文天祥，回到小船上，滿座皆

驚：「大……大俠究竟是何方神聖？」曼華不懂人情世故，眼觀鼻鼻觀心道：「還

不快走？他們的人馬很快就會追來。」	
	
  是夜無星無月，卻吹著無名風，讓小船乘著不急不緩的浪濤離去。然而不久，

蒙古人發現要犯潛逃，立刻在船上點滿了燈火，急起直追。火光灼灼於流水之上，

讓曼華心中困惑突生。	
	
  比起逐漸欺近的敵船，他們是如此秒小而不堪一擊。	
	
  「宋朝氣數將盡。文將軍何故對頹敗的家國不離不棄？」曼華眼裡映著火光

映著波瀾，卻是無人無我亦無心。	
	
  文天祥一愣，卻是大大震怒：「大俠何出此言？為家國鞠躬盡瘁死而後已，

難道不是天下男兒的宏願抱負？」	
	
  曼華其實不懂這句話背後有多少血淚，只是為那大義凜然的神情著迷，文天

祥可能不知道自己有著熊熊燃燒的磊落魂魄，但他知道。這些人的靈魂每次走入

審判正義的閻羅殿，總會光芒四溢震撼人心。	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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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「文將軍教訓的是。」他抬手，一陣狂風大作，風裡捲了無紅色的花瓣，如

泣如訴，將敵船困在江心動彈不得。元人慌亂的驚呼聲陷落在艷紅的漩渦之中。

彼岸飛花，冷香冷愁。	
	
  曼華低眉斂目，在他人目瞪口呆的情況下，又掀起一道風將船吹到了岸邊。	
	
  「其實我不懂你的堅持。但是我欣賞你的堅持。你會一直堅持下去吧！」曼

華離開前用這一句告別，也不等他回話，因為曼華想知道結果而不是承諾，畢竟

縱觀各界，人類最擅長作戲。	
	
  文天祥重獲自由後展開辛苦的抗元爭鬥，只對這回奇遇當做上天遣派異人相

助。上天都出手相助了，他怎能不為自己的國家盡心盡力？	
	
  三年，一千多次日月輪迴，曼華反覆來往人界與陰間，只為了那偉岸軒昂的

忠貞不二所吸引，不明白文天祥何以執迷不悔，自己又是何以執迷不悟。他想明

白人類的忠孝節義，卻如此困難。直到後來，他忘了自己是彼岸花妖，在地府是

為亡魂引路的火焰，在凡塵卻成了血色的死亡氣息，所到之處盡是戰亂流離的哭

音。	
	
  文天祥被突襲的元軍俘虜，吞了樟腦企圖自殺，為曼華所救。文天祥卻給了

曼華一巴掌，又驚又怒又悲傷。	
	
  「你這是何苦。」曼華捂著被打痛的臉，垂首。	
	
  「你怎麼會不明白？對元人來說他們逐鹿中原只是一場風光的遊戲，而我們

失去的卻是家國的山河，祖先的榮耀！」	
	
  聽到異聲，元人進屋察看，曼華的身影立刻煙消雲散，文天祥才知道原來對

方真的不是尋常人。	
	
  不久後文天祥被要求寫招降信給張世傑將軍──宋朝抗元的中流砥柱，他冷

冷一笑：「我不能保護父母，難道還教人背叛父母嗎？」一再被強迫他也不改其

堅決，最後乾脆墨筆一揮在白紙上舞出流芳萬古的《過零丁洋》：	
 

  「辛苦遭逢起一經，干戈寥落四周星。 

   山河破碎風飄絮，身世浮沉雨打萍。 

   惶恐灘頭說惶恐，零丁洋裡嘆零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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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人生自古誰無死，留取丹心照汗青。」 

 

  「人生自古誰無死，留取丹心照汗青……」有什麼冰冷的東西龜裂了，破碎

了，在心湖掀起一陣漣漪。曼華不懂胸中澎湃從何而來。	
	
  這首詩動搖了魁梧蠻橫的元人，動搖了喪失鬥志的宋人，動搖了中國歷史千

秋百代，也動搖了冷情冷性無心無我的彼岸花妖。	
	
  後來宋軍大敗，忠臣陸秀夫背著小黃帝跳海，宋亡。忽必烈使盡各種手段勸

降文天祥，文天祥被軟禁，文天祥下天牢，文天祥拒絕對異族皇帝下跪，文天祥

咬牙面對妻兒犧牲……文天祥飽受身心煎熬，已經被折磨得不成人形。	
	
  當文天祥寫出一首《正氣歌》驚動朝廷，曼華才真正明白這人永遠不會喪失

氣節。豈止為了故國山川？他是為了大宋的黔首黎民和炎黃子孫的驕傲，為了男

兒的宏願抱負，直到最後一口氣他都要堅守不屈！	
	
  曼華將一切看在眼裡，驚愕有多深，敬畏就有多深──擁有這麼剛毅志節的

人，怎麼會只是個凡人？	
	
  曼華從前不明白，沉水大夫為何死也放不下楚國，諸葛孔明為何死也放不下

蜀漢，楊門女將為何死也放不下趙宋，他們命斷紅塵之後，在彼岸花指引下踏入

冥地，個個步履堅定無怨無尤，個個擁有璀璨生輝的靈魂。他從前笑他們看不清，

現在才發現是自己從未看清。	
	
  文天祥被行刑的那天，陰風疾走，曼華知道時候到了，而自己竟然心生悔恨，

恨自己袖手旁觀，恨自己無力回天。	
	
  文天祥朝南方行大禮，從容就義。	
	
  他死前坦蕩灑落，一如多年前初見，那個說「為家國鞠躬盡瘁死而後已，是

天下男兒宏願抱負」的人。	
	
  這不是曼華第一次見識到死刑，卻是第一次為莊嚴的死刑感到心痛。	
	
  「孔曰成仁，孟曰取義，唯其義盡，所以仁至。 

   讀聖賢書，所學何事？而今而後，庶幾無愧。」 

	
  這不是曼華第一次見識到忠臣的頑固，卻是第一次為忠臣的氣節激動得難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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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己。	
	
＊	
	
  閻王殿裡燈火通明。神有神的悲憫和權衡，祂們總是對這些特殊人物的去留

為難萬分。	
	
  「天祥此生仰不愧於天，俯不怍於人。只願生生世世，盡忠盡孝，無愧於心。」

文天祥一揖到地，久久不起。	
	
  眾閻王面面相覷，為這三千世界中難得的堅貞不屈所動容。「如你所願。」	
	
  這時一身鮮紅的曼華闖了進來，跪在文天祥身邊，輕聲道：「小的願永世追

隨文將軍，效犬馬之勞。」眼神平靜語氣堅定，雙手卻是微微顫抖的。	
	
  曼華的行徑讓眾人愕然，他是彼岸最美麗最決絕的冷漠花妖，何時有了此般

衝動、此般妄為？	
	
  「曼珠沙華，你是亡魂的引路者，怎麼可以擅離職守！」閻王爺喝斥著想把

他攆出去，卻見地藏菩薩緩緩走來。	
	
  這位幽冥教主曾言地獄一天有人就誓不成佛，即便是閻羅王也要向他致敬。	
	
  「讓他去吧。彼岸花妖身為亡魂的引路者，總該懂得人間冷暖。」	
	
  文天祥看著跪在身邊的曼華，這才明白那種艷麗而死寂的紅色代表了什麼意

義，難怪當初曼華不懂，只是麻木地問他：『文將軍何故對頹敗的家國不離不棄？』

原該如此，對曼華來說改朝換代如白駒過隙，對自己來說異族的馬蹄卻帶來了生

命的風雲色變。	
	
  冥府的日子從來是不長不短不疾不徐，彷彿時間固結了只能緩緩滑動似的。

直到很久很久以後，鬼差通知適宜投胎的時辰，他們一路往奈何橋行，文天祥問

曼華：「是什麼改變了你？」	
	
  曼華抬頭，眼裡波瀾四起：「天地有正氣，雜然賦流形。下則為河岳，上則

為日星。於人曰浩然，沛乎塞蒼冥。皇路當清夷，含和吐明庭。時窮節及現，一

一垂丹青……」	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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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他們接下孟婆湯之前，曼華看著文天祥，眼裡有著近乎景仰的情緒：「……

哲人日已遠，典型在夙昔。風檐展書讀，古道照顏色。」 

	
  語畢，曼華仰首將杯中物一飲而盡。	
	
  孟婆慈眉善目的笑容總是無限悲憫憐惜。	
	
＊	
	
  四百年後。北京。	
	
  風雪颳得臉頰生疼，馬上領頭的男子指了指路邊古廟，示意眾人進去休息。	
	
  將馬匹安置好之後，在廟前先和住持打過招呼，向端坐千瓣蓮之上的佛陀行

了禮，才踏入後殿落腳歇息。	
	
  「施主，後院有進京趕考的年輕人借住苦讀，還望各位不要驚動到學生。」

住持念佛，氣宇軒昂的男子合掌，頷首表示配合。	
	
  但他走進後院，就發現一間房窗子虛掩，風吹動時嘎嘎作響，他向前一探才

發現借宿的年輕人伏在案上睡得正沉。	
	
  他輕輕拿起案上墨色淋漓的草稿，原本只是帶著幾分好奇，畢竟身為京畿督

學，總對考生有些期待。沒想到越看越吃驚，這年不過二十的孩子怎麼有此般見

識與氣度？	
	
  他看著熟睡的書生，大風雪的日子竟然只穿著單薄儒衫，一臉倦容卻難掩眉

間的剛毅。他立刻脫下身上的貂皮外衣罩在書生身上，將文章放回案上，替他關

緊了窗子。	
	
  他離開時暗自尋思，這樣的人才是萬萬不能錯失了。向住持打聽這人的來

頭，只知道少年有個卓爾不凡的名字：「史可法」	
	
  他對自己巧遇了人才感到欣喜，卻不知道他們其實有著百年的緣分。	
	
  第二次碰到這個極有才華有眼界的少年，是在考生一路過關斬將到身為主考

官的他面前。他這次看得分明了，少年個子不算高大，但是背挺得筆直，雙目炯

炯有神，態度落落大方。	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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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他彷彿看到了年輕時候的自己。	
	
  「史可法。」	
	
  「學生在。」史可法一揖到地。	
	
  「呈卷。」	
	
  史可法向前遞卷，然後微微俯首。他高居主審的堂上細細讀過文章，臉上笑

容漸盛。果然，果然不出他所料。	
	
  「很好，很好。」	
	
  他當著眾人的面給了這位少年才子第一名，以自己左光斗的名，為少年人生

的命運下了最重的一筆。	
	
＊	
	
  左光斗極為喜愛這個出類拔萃的人才，甚至把他介紹給自己的妻子，直言不

諱地說：「我們的孩子大多平庸，沒有成大業的本事。假若他日有人能繼承我的

志業，恐怕非他莫屬了。」	
	
  左夫人深深了解丈夫用人唯才的性子，在這紊亂的時局，女人是不能問政管

事的，若丈夫找了個聰慧正直的傳人，確為一樁美事。何況這孩子雙目清亮專心

致志，擁有令人讚賞的沉穩與溫柔。	
	
  左光斗視史可法為得意學生，關係卻是亦父亦友，難說不是因為君主昏庸、

朝政敗壞，讓他們惺惺相惜彼此的存在。	
	
  他們兩個都是人如其名的人物。同樣光風霽月嶔崎磊落，同樣讀遍群書滿懷

抱負，只是左光斗比史可法多了歲月的洗練，剛毅不阿，史可法尚有孩子性情的

柔順處。	
	
  左光斗有一次與史可法夜談，談到盡興處渾然忘我，直到天亮的曙光將二人

驚醒，他感慨：「孩子，你現在什麼都不缺，只缺獨當一面的勇氣和經驗。」	
	
  史可法點點頭，卻沒想到，這份經驗要以老師的性命來換。	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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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時逢明熹宗昏聵，魏忠賢亂政，時局動盪，左光斗和楊漣企圖上揍彈劾，卻

被這亂臣賊子先一步誣賴朝臣勾結的罪名，史可法根本來不及為老師喊冤，「楊、

左」二忠臣已經被捕入獄。	
	
  恩師被奸人所害，史可法急得如熱鍋上的螞蟻，最後只能違背老師所教導的

正義堅持，低聲下氣到處求情，卻仍難與老師見上一面，還飽受冷嘲熱諷。不久

後又得知，老師被施以炮烙之刑，是可忍孰不可忍！他湊足五十兩賄賂獄卒，心

裡悲憤交集，苦苦哀求獄卒時已然聲淚俱下。當今狀元哪曾如此狼狽如此卑微，

獄卒手裡握著銀子，心也軟了不少，便把他裝扮成清掃的下人混入大牢。	
	
  誰知道，即便有了心裡準備，見到老師被動用私刑而面目全非的模樣，史可

法仍然忍不住抱著他傷痕累累的腳失聲痛哭。左光斗微微一驚，分辨出愛徒的聲

音，努力播開焦爛的眼瞼，目光如炬，怒不可遏：「蠢材！這是什們地方，你竟

然跑來！國家都已經衰敗到這種地步，我年紀大死不足惜，你卻如此不知輕重，

置自己的生命於險境，這天下我還有誰可指望！你再不快走，不用等奸人來害

你，我現在就打死你！」	
	
  語落，左光斗支著身子顫抖地摸索著汙濁的地面，抓到了刑具，彷彿握緊了

教鞭，面對得意弟子的偶爾犯錯，他焦爛的臉滿是怒意，眼淚卻從眼角落下。史

可法滿心不忍想伸手攙扶，卻在老師揮舞著武器的情況下進退兩難。「老師，老

師……」	
	
  「滾！你給我滾！」	
	
  他狼狽逃離地牢的時候，只覺天地之大，竟只剩下自己一人。	
	
  想到老師那憔悴枯槁的樣子，他明白老師及將不久於人世。思及至此，他為

老師可以對自己狠心的鐵石心腸震驚不已。曾經老師說他缺乏獨當一面的勇氣，

現在他才明白那需要鐫刻在骨髓的悲痛記憶，將柔順的底子磨出決絕的稜角。	
	
  拭去眼淚的史可法明白自己已經無所遁逃於天地之間。一直以來，老師的剛

毅不屈是他的目標，老師的光明磊落是他的信仰，老師的責備指教是他的當頭棒

喝。拭去眼淚的史可法揮別當年二十歲初出茅廬的年少柔情，一夕之間成長。	
	
  在亂世之中以忠臣的姿態為國而戰，遠比在太平盛世直言敢諫艱難得多。但

史可法已經在失去老師的經驗中，許諾用雷厲風行忠肝義膽報效國家以慰老師在

天之靈。	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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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後來宦官亂政日益嚴重，王權衰落，流寇四起。為首的張獻忠四處流竄，煽

動叛亂的火苗，為一個王朝的傾頹落下了燒傷的註記。又後來滿清入關，華夏子

民的居所再度淪陷，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歷史軌跡再度重演，亂臣賊子胡馬外

患，哀嚎的是不同的亡靈，流血的卻是同一片中原大地。	
	
  或許是因為死亡的氣味太濃厚，或許是因為身為彼岸花妖的轉世，孟婆湯的

藥效一點一點退去，他逐漸拾起一些零星的記憶片段。等他回過神來，他又置身

戰亂荒寂的焦土，顛沛流離的人間。	
	
  但，一切都與四百年前不同。他不再置身事外，不再冷眼旁觀，他站在烽火

中，抿緊了唇，堅守忠貞──一如四百年前白衣飛揚眸光也飛揚的民族英雄，那

個打動他萬年冷漠之心的高潔志士。	
	
  他再也不受動搖，不受困惑。	
	
  即便這一世，他是個讀書人出身，有一股屬於士人的細膩，但沒有看過他照

顧左夫人的無微不至，沒有看過他事必躬親從不顯疲倦，沒有聽他要求部下輪番

休息的體貼入微，是誰也不相信他在寒夜中凜然的背影有多柔軟的心思。	
	
  水氣在身上結了霜，自盔甲上鏗然而落，他想起的卻是多年前老師在古廟中

對自己的賞識──千言萬語，只化作一襲裘衣的溫暖。原來老師如此勇敢，在多

年前就已經將希望囑託在一個年輕的靈魂上。	
	
  他，何德何能？	
	
  「我只怕對不起國家，對不起老師。」	
	
  他淡淡地對別人說，對自己說。	
	
  每天率領部屬與外患交鋒，苦苦支撐卻逐步失守，他知道不願投降的自己面

對生死存亡，卻堅決走完這場保家衛國的戰爭，無怨無尤。	
	
  他，竟學會了無怨無尤。	
	
  滿人派多爾袞來當勸降，聽著那些動之以情誘之以利的說詞，他突然想笑，

原來，這就是當初義薄雲天的文天祥所不屑的說客。	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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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戰事幾乎已經終結，而他並不是穩操勝券的一方，即使如強弩之末，他的軍

隊依然奮勇殺敵。戰馬奔馳，他長嘯：「人生自古誰無死，留取丹心照汗青！」 

	
  多爾袞遠遠喊著：「先生、先生！」是出自敬畏還是出自譏笑，又有什麼要

緊？	
	
  「城在我守，城亡我死！」史可法高喝一聲，拒絕了所有的招降機會。	
	
  多爾袞眼見不殺此人不得此城，只能無奈下格殺令：「忠臣也，當殺之，以

成其名節。」	
	
  有些人不死是無法成就一個結束和一個開始的。有些人生來就是保家衛國的

命，不以死成全，才是令其痛不欲生的。一如四百年前的文天祥，四百年後的史

可法。	
	
  刀起刀落之際，鮮紅的血花飛濺，完結了一個王朝衰頹的悲歌	
 

＊ 

 

  彼岸飛花，花飛彼岸。 

	
  曼華原該是無愛無憎無心無我的彼岸花妖。但自遠方而來，披盔帶甲大步流

星的儒將，卻帶著果決剛毅的非凡氣度。	
	
  遠遠走回熟悉又陌生的故鄉，彼岸花花開遍地的忘川之畔，曼華看到了彼岸

守候的人，才知道自己其實從未隻身作戰。原來老師一直流連彼岸，不願捨自己

而去，日日夜夜為家為國祈求平安。	
	
  在陰間，認為自己該是誰，自己就會是誰，所以左光斗微笑的神情與四百年

前毫無二致。「是什麼改變了你？」	
	
  竟是文天祥四百年前流轉的眸光，四百年前動人的光華。	
	
  「讀聖賢書，所學何事？而今而後，庶幾無愧。」曼華也笑。	
	
  那是史可法的忠肝義膽，史可法的高風亮節。	


